
 

沈联涛：我们为什么需要一

张“地球资产负债表” 

  



 

 - 2 - 

【财新网】（专栏作家 沈联涛）现代科学的基本逻辑是把复杂问题先

分解，再逐个解决。美国作家、未来学家阿尔文•托夫勒 1984 年为化学家

伊利亚•普里高津的经典著作《从混沌到有序——人与自然的新对话》作序

时写道，“当代西方文明最拿手的技能之一就是解剖，将问题分解为尽可

能小的部分。我们虽然擅长分解，但常常忘了把碎片重新组装起来”。 

专业化提高了生产和产出的效率，却形成了“孤岛”。具备专业知识

反倒让人片面看待问题，不再以全系统的视角关注部分与整体之间的相互

作用。一旦各个部分无法匹配或不能协作，整个系统就会崩溃。行为经济

学家丹尼尔•卡尼曼指出，“许多显而易见的事，人们视若无睹；对自身的

盲点，更是视而不见”。 

这种“孤岛”化让集体行动更加困难。每个民族国家、部落、社群的

认知方式和知识储备不尽相同。人类需要重绘一幅全新的思维地图，突破

牛顿经典科学及其背后线性机械思维的束缚，重塑一个系统性的生命观和

世界观。生态学家菲杰弗•卡普拉和皮埃尔•路易吉•路易兹认为，“这个时

代的主要问题——能源、环境、气候变化、粮食安全和金融安全——这些

都是系统性问题，它们既相互联系、又相互依存”。 

“孤立思维导致了不平等、不公正以及对地球的破坏。” 

复杂的、非线性的、系统性的生命观将整体视为“小”与“大”之间

的持续互动：不同的部分之间同时存在合作和竞争。这种有机的生命观体

现在中国、印度、澳大利亚原住民和美洲原住民等许多古老的、崇尚天人



 

 - 3 - 

合一的文化里。 

现代西方科学也开始重新审视启蒙运动之前的世界观。彼时的人们，

认为人、神和地球之间存在某种神秘的纠缠。已故中国科学家钱学森主张，

世界由“开放的复杂巨系统”组成，这些系统在更大的开放复杂巨系统中

运行。而人体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：大脑由数十亿神经元通过

数万亿条通路相互连接，并不断与其他人及环境交换、处理信息。生命体

的复杂多变与难解，其实远超我们的想象。 

为了描述这个动态的、复杂的和不确定的系统性整体，我们需要超越

学科界限，发展出融合自然、社会、生物科学及艺术的跨学科思维。钱学

森的结论是，描述这种系统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唯一方法是将定量与定性

叙述相结合——这也正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•席勒在其著作《叙事经济

学》中所倡导的。 

有生命的大自然 

“盖娅（地球母亲）”的概念将地球视为一个在生物和自然环境之间

达到精妙平衡的具有生命的整体。这一观点长期以来在生态学家以及自然

爱好者中共鸣。生物、神经、生态和信息科学的前沿发展也确立了地球是

生命体的观点。但这个生命体正在对人类的种种过度行为进行回应。例如，

德国历史学家菲利普•布洛姆将 17 世纪的小冰河时期称为“自然界的反

叛”，彷佛大自然真的在“报复”人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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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幸的是，只关注短期增长的政客和经济学者对此看法截然不同，他

们将自然视为非生命体，为创造财富从中拼命攫取资源。正是这个原因，

1972 年罗马俱乐部的报告《增长的极限》发布时，遭到了多数政治经济学

家的忽视。 

二战以来，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的概念成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基准指

标。这一概念聚焦于人类财富的增值，却忽略了资源枯竭、生物多样性丧

失、环境污染等因素对不可替代自然资本的损害和由此带来的巨大成本，

以及对人类健康和福祉的长远影响。剑桥经济学家帕萨•达斯古普塔在最近

发布的生物多样性报告中哀叹道，“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知识界与公众关注

的原因，不仅在于该问题本身的严重程度，也许还因为人们幻想使用熟悉

的商品税、监管和资源定价等经济学原理就能圆满解决问题，而无需牺牲

富裕国家物质生活水平。有气候经济学文献甚至认为，只要未来几年在清

洁能源领域增加较少投资（如 GDP 的 2%），我们即可享有全世界货物和

服务产出（全球 GDP）的无限增长。” 

直到最近，人们的目光依然聚焦于“生产资本”，而对“自然资本”

视若无睹。其结果是，生物多样性和不可再生资源（如对人类福祉至关重

要的空气、水、森林、海洋和空间）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遭到破坏，人

类的整体福祉岌岌可危。 

一个地球 

我们需要通过构建一个全球整体性的资产负债表，真实且公允地核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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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球的状况，这一“地球资产负债表”不仅包含一切事物的流量和存量，

还应涵盖自然资本和生物多样性。虽然很多必要信息仍暂付阙如，但随着

经济、金融、环境、社会和治理等各方面可利用的信息不断积累，地球资

产负债表终将得以构建，新的思维地图将逐渐清晰，并成为讨论共同目标、

应对共同挑战和寻找解决方案的重要基石。 

事实上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已做过类似尝试。欧洲的制图师、航海

家、商人、银行家和科学家利用从阿拉伯和亚洲收集的地图和信息，在漫

长的岁月里不断改良地图与航海技术。整个过程并非自上而下，而是集体

知识和文化的自发形成过程。最终在新地图的引领下，人们发现了通往新

大陆与全球化的崭新航道。 

现在我们若想描绘人类对地球及彼此的影响，需要反思孤立思维是如

何导致社会不平等和地球破坏等诸多问题的。地球资产负债表有助于揭示

以往盲点和失衡之处。生命，善与恶、人类与地球之间并非绝对的二元对

立关系——相反，它们是多元一体的。 

经济核算的基本缺陷之一，是存量与流量在统计上的不一致。联合国

于 1953 年提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（SNA），通过计量收入、支出、进出口

等流量，创设了国家层面的核算体系。SNA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基础的企业、

家庭、政府和金融账户，每种账户都有会计与估值缺陷。尽管历经多次更

新和修订，SNA 仍缺乏有效数据，全球统一核算进展缓慢。 

因为缺乏全国资产负债表，决策者对存量失衡往往毫无察觉。在 20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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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全球金融危机中，银行监管机构震惊地发现隐藏在“线下项目”衍生工

具中的或在表外、离岸工具中的未披露债务。而从未被测量过的外部性（污

染、环境恶化、社会不公等）则导致了糟糕的政策和掠夺性的商业行为，

引发了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强烈不满。 

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，斯蒂格利茨—森—菲图西委员会指出 GDP

衡量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的局限性。GDP 作为衡量标准的关键缺陷在于它

对外部性、自然资源消耗和生物多样性破坏的计量不足。一些非市场活动

（如妇女家务工作的贡献）也未得到衡量。该委员会正试图将计量重点从

经济生产转移到人类的整体福祉上来。 

自 2008 年以来，主要经济体（包括多数 20 国集团成员）均已编制了

各自的国家资产负债表，以便更好地理解行业间与国家间流量/存量之间的

关系。经合组织（OECD）关于自然资本和生物多样性的最新报告指出，

虽然有 89 个国家已构建与联合国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系统（SEEA）相一

致的核算体系，但其中只有 34 个国家开发了生态系统核算体系。即使在今

天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（IFRS）对环境、社会和治理措施等非传统指标也

没有单独的披露标准。任何一位数据科学家都知道：“无用输入，无用输

出”。无论定量经济模型做得如何高级，数据的质量直接决定其是否能真

的有效。 

“如果将地球视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体，我们无疑可以修改现行的会计

计量框架，将人类与自然的互动纳入其中。”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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